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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小说的典范之作
———细读《婴宁》

■ 井玉贵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北京 100089)

【摘要】《婴宁》历来被认为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最具诗意特征的一篇。
作者旨在通过对小儿女纯真的初恋情景的描写，传达其对于返璞归真的人性的由

衷向往。作为小说，《婴宁》的情节并不复杂，其艺术魅力全然源自诗意氛围的营

造，主要体现为对婴宁之“笑”的精彩刻画，而“笑”所包含的对自由、幸福生活的

渴望亦是对小说主旨的呼应。后世小说中类似婴宁的少女形象陆续出现，或与婴

宁一脉相承，或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虽妍媸不一，但表明婴宁形象正在走向经典，

可以说，婴宁是中国古典小说异彩纷呈的人物画廊中不可或缺的一位。
【关键词】诗化小说 《聊斋志异》 《婴宁》 蒲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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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旨: 返璞归真

在中国古典小说异彩纷呈的人物画廊中，以塑造大量少女形象擅名的有两部，一是文言小

说的颠峰之作《聊斋志异》，一是白话小说的颠峰之作《红楼梦》。两部巨著的爱情描写均抵达

了各自领域的绝顶，不管是蒲松龄，还是曹雪芹，都特别善于用爱情考验笔下的人物。对于《聊

斋》名篇《婴宁》的主旨，一种相当有影响的观点是不将其视为爱情题材作品，而是“演义

《庄子·大宗师》思想的有深刻哲理性的小说”，作者塑造婴宁形象旨在传达这样的道理:“世事

难测，人葆其天真，却不可以一任其天真，女性尤应如此”，“是借一对青年男女浪漫结合为线索

的关于人类、特别是人类女性社会生活困境的一个象征”［1］。笔者认为，此论放大了小说中西

人子事件的象征意义，难免存在套用现成理论阐释人物形象的常见弊端。如果从小说最具感染力

的艺术描写观照，《婴宁》旨在通过对小儿女纯真的初恋情景的描写，传达作者对于返璞归真的人

性的由衷向往。在本篇“异史氏曰”中，作者亲切地将女主人公呼为“我婴宁”，可见婴宁是“发自

作家灵魂深处的感情的人格化的人物”。而小说中作者想象力发挥最为充分，亦即最富艺术感染

力的部分，无疑是在幻化而成的西南山中王子服与婴宁交往的一段。在这个美如桃源的山间居所

里，爱笑成癖、痴语连连的少女婴宁，赢得了三百多年来无数读者的由衷喜爱，即因西南山中的婴

宁是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享受初恋，且其初恋得到了同为初恋者的王子服的绝妙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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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服是一个十七岁的痴情少年，已到适婚年龄，但无论是在情爱经验上，还是在社会经验

上，都显得非常单纯，而他惹人喜爱的一面却正在于其单纯。“怀梅袖中，负气自往，而家人不

知也”: 一心追求婴宁的王子服全未顾及离家的行为对寡居的母亲意味着什么，他就像一个跟

人赌气的孩童一样贸然行动了; “妹子年几何矣”: 迫不及待的他竟直奔婚姻的主题了; “生扶

之，阴捘其腕”: 略显轻薄的举动十足见出其单纯。而堪称“天作之合”的绝妙描写，无疑是“小

园共话”及其余波，婴宁的三句痴语，或曰天籁之音，从来都是让人忍俊不禁的: “待郎行时，园

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我不惯与生人睡”; “大哥欲我共寝”。我们甚至可以推

想蒲松龄写出三句痴语时的自得之状，其成就感或许只有《庄子·养生主》中的“为之四顾，为

之踌躇满志”方可形容吧! 不要小觑这短短的三句话，因为只有那些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天性淳

朴之人方能拟想得出，它们是优秀小说作品中亦不经见的诗意妙语。那么，婴宁这三句痴语的

妙处究竟何在呢? 其妙处当然不在于表现婴宁的“痴”( 那是当时不明底里的王子服的认识水

平) ，而在于假借“痴”的外在表现，让婴宁尽情享受初恋带来的甜蜜与幸福。表面上看，王子服

的知识比婴宁丰富得多，比如他懂得枯萎的梅花所寄托的爱意，懂得“瓜葛之爱”与“夫妻之爱”
的本质区别，懂得夫妻同床之事不宜在公共空间宣讲。在“痴”状可掬的婴宁面前，王子似乎服

承担了阐释者的角色，但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婴宁是一个拥有神异力量的狐女，她的“痴”正

是她的“黠”，她的本来面目乃是“隐于笑者”。由此可知，王子服作为阐释者的角色乃纯粹出于

被动，其所有阐释不过是慧黠无比的婴宁对他进行逗引的结果。而作者正是通过婴宁对王子服

的逗引，让婴宁得以体察王子服钟爱于己的真情，从而为两人缔结连理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婴宁“隐于笑者”的面目曾引起论者别一角度的阐释。李书磊在《情亲之战》一文中说:“婴

宁貌似天真烂漫、浑然不觉，而实际上则心如明镜、工于算计。作天真之态也是一种算计，盖天

真态度既是退守的屏障，也是进攻的武器。男人们总是自以为得计，而在这方面往往不是女人

的对手，往往成为女人窃笑的对象。婴宁一笑，而天下女人会心。”［2］这种深染阴谋论色彩的阐

释让我们深感不快。不错，婴宁的天真的确出自心智的运用，但蕴含其中的浓浓的真情难道可

以漠然视之吗? 婴宁成功赢得了王子服的爱，但同时她不是也深深地爱着对方吗? 而且，婴宁

以天真面目示人过滤掉了情爱中易见的肉欲色彩，从而使爱情呈现出健康纯粹的自然状态，这

难道不是对爱情中人性的一种升华吗? “我不惯与生人睡”“大哥欲我共寝”，这些痴语从未给

读者带来任何不适，相反地，从这些痴语中，不是可以让人体悟到男女之间的情爱本就应该如此

健康、如此朴素吗? 以世俗的阴谋论来推测婴宁，实在是大煞风景。
在这篇洋溢着浓郁诗意的小说中，西人子事件是一个刺目的存在。论者多认为此事件玷污

了婴宁的纯洁形象，破坏了小说的整体风格，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败笔，如聂绀驽《漫谈〈聊斋志

异〉的艺术性》一文中所说:“试问《婴宁》一篇，何须有此节外生枝! 特别是那些污秽字句，真是

‘刻画无盐，唐突西子’! ……某种人物应用某种笔墨形容，用得不得当，则是对人物乃至作品

的伤害。”［3］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西人子事件呢?

其一，本篇“异史氏曰”有云:“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 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
可见西人子事件是为了表现婴宁之“黠”而特意设计的，这会启发读者对此前貌似天真的婴宁

深入一层去看待，从而全面、客观地把握婴宁形象的创作意图。其二，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

看，婴宁对西人子的惩处形同诱杀: “西人子见之，凝注倾倒。女不避而笑”; 更要命的是，婴宁

“指墙底笑而下，西人子谓示约处”。清人但明伦曾评道:“此为笑里刀，愿普天下人毕生不逢此

笑。”有妻室的西人子当然是一个登徒子形象，但拥有神异力量的婴宁对他的惩处显然过重了。
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当初“注目不移，竟忘顾忌”的王子服终能与婴宁喜结良缘，同样对

婴宁“凝注倾倒”的西人子为何落得被巨蝎蜇死的悲惨结局? 对此，韩田鹿《婴宁的恶作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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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从作者的文化心理角度予以解析，颇值得参考:“名士看了未婚少女，大半会发生一个浪漫的

爱情故事，如《婴宁》……普通人看上了已婚妇女，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如果这个妇女的丈

夫又恰巧是读书人，那麻烦就更大了。《婴宁》中的西邻子之所以一定要死，就是因为他碰巧属

于最坏的那种情形。”［4］蒲松龄不容许落身世俗生活中的“我婴宁”被玷污，当是西人子事件成

为白璧微瑕的内在原因。为了维护美，结果损害了善，这是一个教训。
提起婴宁这一形象，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两个少女之间的共同

点的确不少: 从身世上看，婴宁襁褓中父亡母去，史湘云则“襁褓之间父母违”; 从爱好及性格

看，婴宁爱花、爱笑，活泼好动，少见少女娇羞之态，颇具男孩的天性风采; 史湘云同样爱花、爱

笑，平时爱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其性格更是豪爽外露。婴宁与史湘云这样的少女，相继出现在

代表时代高度的巨著《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中，绝非偶然: 在封建社会后期出现此类个性鲜

明、豪爽可人的少女形象，标志着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潮业已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敏感的

文学家不仅在理智上认同这种人格理想，他们的生活感受亦足可赋予笔下人物以鲜活的血肉

感，婴宁与史湘云等少女形象丰富的启示意义，尽在于此。王昆仑《史湘云论》中那段极富抒情

色彩的话的精蕴同样在此:“有谁不喜欢天真明朗的情调呢? 在冻云阴雾低压、病柳愁花缭绕

之下，忽见一片鲜艳的朝霞，辉煌天际，人会顿然觉得眼前一亮，心胸开朗，要深深地呼一

口气。”［5］

二、技法: 笑的艺术

蒲松龄《山花子》词云:“十五憨生未解愁，终朝顾影弄娇柔。尽日全无个事，笑不休。贪扑

蝶儿忙未了，滑苔褪去凤罗钩。背后谁家年少立? 好生羞!”这个十五岁的少女几乎就是一个

活脱脱的婴宁。蒲松龄塑造的“我婴宁”因其艺术手腕之灵活、巧妙，被誉为“我国古代短篇小

说艺术描写的压卷之作”［6］。这一评价是将《婴宁》放在“古代短篇小说”( 包括文言短篇小说

与白话短篇小说) 的大范围内作出的。《婴宁》无疑是一篇极为出色的诗化小说，而浪漫爱情小

说从来都不乏诗意。《婴宁》的情节并不复杂，其艺术魅力全然源自诗意氛围的营造，而“笑”与

“花”在其间所起作用尤为重要。清代评点家但明伦说:“此篇以笑字立胎，而以花为眼，处处写

笑，即处处以花映带之。”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有云:“尘世难逢开口笑”，婴宁灿烂的笑容给人

留下了极为丰美的印象，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笑姑娘。下面对小说用以“立胎”的笑，抱着“奇

文共欣赏”的态度，掘发其艺术奥秘之所在。
在生气勃勃的喜剧氛围的营造上，婴宁与王子服正式相认的一段，堪称罕见的如火如荼的

文字。婴宁与表兄王子服正式相认，可是她跟表兄却没有说一句话，贯穿始终的是她那一串串

笑声，其中意味，颇耐品咂: 婴宁是抱着幸福的期待与王子服相认的，此即她在户外“嗤嗤笑不

已”的真实心理意涵。
王子服一见意中人，便冒昧地询问婴宁年龄，聋聩的老媪没有听清，王子服又大声地问了一

遍，导致婴宁笑到“不可仰视”。在婴宁眼里，求婚心切的王子服实在太可笑，也太可爱了! 婴

宁跟王子服相认出门后，“笑声始纵”，这彻底放开的笑声乃是最富意味的。须知王子服追寻婴

宁一路来到西南山中，缘于拥有神异力量的婴宁巧妙地利用了吴生的谎言，也就是说，与王子服

相认场景的导演就是婴宁本人，而她这个导演同时兼任女主角，相认场景中的全部喜剧性细节，

在拥有特殊身份的婴宁眼里一览无遗，她又如何不为各位演员的精彩演出而高兴呢! 且看以下

几个细节的成功运用:

进门相认之前，婴宁“嗤嗤笑不已”，此时作者插入推动情节发展的一笔: “婢推之以入，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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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其口，笑不可遏”，“婢推之以入”一句妙不可言。婴宁的婢女小荣亦非等闲之辈，对于婴宁的

言行心理，小荣可谓心知肚明，她实为婴宁追求美好爱情的积极赞助者。在小荣“推”的动作背

后，有这样一句潜台词: 小姐，你的如意郎君来了，快去勇敢地追求吧!

婴宁眼里的鬼母也是一位优秀的本色演员。细节之一: 王子服两次向老媪询问婴宁的年

龄，导致婴宁笑到“不可仰视”的地步，老媪即对王子服解释道:“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年已

十六，呆痴裁如婴儿。”此处老媪交代婴宁十六岁，是为了向王子服说明婴宁“少教诲”“呆痴”，

而非正面回答此前王子服的两次询问，也就是说，婴宁十六岁的事实是老媪话赶话说出来的，而

又妙在正好回答了王子服的询问。一个聋聩的、只顾自说自话的老媪形象跃然纸上。其喜剧性

未假修饰，自然天成。细节之二: 老媪先是说王子服与婴宁“极相匹敌”，似乎应允两人成婚的

话就要脱口而出，不料她却以“惜有内亲之嫌”一句轻轻宕开，使求婚心切的王子服从热望跌向

失落:“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将这一切尽收眼中的婴宁如何能够抑制心底的笑意呢?

婴宁跟王子服既已相认，离开前，婢女小荣小声对她说: “目灼灼，贼腔未改!”听此言，“女

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遂“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婴宁离开前所说“视碧

桃开未”一句，除了随处以花映带的用意外，还暗用了《汉武故事》中的典故，即“以汉东方朔偷

桃传说，接续小荣‘贼腔未改’之语，调侃王子服”［7］。婴宁之幽默、灵动，借此典故，宛然如见。
西人子事件后的婴宁不再笑了，未免令人怅然若失，作者于是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局来安慰我

们:“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只要人们依然对生活充满

自由、幸福的渴望，婴宁及其后代的笑容便会再现人间，激励着一代代的人们为追求自由、幸福的

生活而奋然前行。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写到一个奇异的国家———伯虑国，该国人民走

路老打瞌睡，因为其人“一生最怕睡觉”，惟恐“睡去不醒，送了性命，因此日夜愁眠”。伯虑国的人

从“不知喜笑欢乐为何物”，因为“他们自从略知人事，就是满腹忧愁，从无一日开心”。精神上的

愁苦导致国人未老先衰，“终日愁眉苦脸，年未弱冠，须发已白”。伯虑国的人民大概从未接触过婴

宁这样“嬉不知愁”的笑姑娘，否则他们的忧虑症也不会发作的如此厉害。

三、影响: 妍媸不一

婴宁形象问世三百多年来，随着《聊斋志异》日益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一个个活泼好动的少

女在后世小说中陆续换形再现。其中既有东施效颦、令人生厌者，也有脱胎换骨、光彩焕发者。
道光年间俞万春《荡寇志》的女主人公陈丽卿性格活泼，很有几分婴宁的风采。聂绀驽《漫

谈〈聊斋志异〉的艺术性》一文中指出:“说也奇怪，凡是带点稚气的人物，写入作品，多数场合是

活泼生动，痴憨的女性更是如此。《荡寇志》中刻画陈丽卿的性格之所以得到部分成功，就有可

能是从《婴宁》篇窃取了痴憨这一点。”［8］“得到部分成功”的陈丽卿，在广大读者心目中，无论如

何不能与婴宁比肩，其中道理很简单: 陈丽卿作为屠杀梁山好汉的大“功臣”，政治倾向上无法

赢得我们的认同，其情形诚如鲁迅所言:《荡寇志》的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9］。
济南历城人解鉴在咸丰、同治年间撰成《益智录》一书，该书乃“戏仿淄川蒲氏《聊斋志异》

而成者”，故又名《烟雨楼续聊斋志异》。该书卷一《陈若愚》篇叙陈有狐友干禄，干禄有表妹胡

飞霞，在干禄的撮合下，陈若愚与飞霞喜结连理。其“东园共话”一节云:

狐入见胡母，周旋毕，曰:“表妹何弗出见?”胡母曰:“东园中采花去矣。”狐辞出，约陈同入

东园。陈曰:“来此何为?”狐曰:“佳人在此矣。”既入，见花木成蹊，红紫丛中隐隐露一亭，有二

八女郎与二婢嬉戏其间。行既近，狐曰:“霞妹若大，不问兄好耶?”女方欲启齿，忽见陈，俯首不

语。狐曰:“此愚兄至友。”令陈揖之。女含羞还礼。陈见女郎娇波流慧，细柳生姿，实生平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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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注目不移，竟忘顾忌。狐窥陈情形，故与飞霞攀谈曰:“妹子青春几何?”答言:“十六岁。”狐

曰:“姑家姓甚?”飞霞双颊飞红。大婢笑曰:“我未见表兄以是言问未嫁之表妹者，若告老夫人，

叱辱当不免。”狐视陈仍眈眈目视，因咏唐诗一联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陈会意微笑，

遂与狐出。［10］

东施效颦，莫此为甚。由此亦可见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与一个亦步亦趋的文匠之间究竟

隔着多深的鸿沟。以下是沈从文《边城》中的两段:

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五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竹篁，

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

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

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翠翠“天真活泼”的天性不由让人联想起她的前辈血亲婴宁。无独有偶，跟婴宁一样，翠翠

也是一个“遗孤”，由惟一的亲人———老船夫爷爷抚养成人。处身于类似的家庭环境，同在优美

的大自然中成长，婴宁和翠翠具有相近的性格特点，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蒲松龄笔下的婴宁

与沈从文笔下的翠翠，由此成为前后辉映的不朽的艺术典型。
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写了一个特别爱笑的少女月儿，人送外号“笑呱

呱鸡”，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形象乃是对婴宁的模仿。下面这段文字的模仿痕迹便是宛然存

在的:

当月儿这么又说又笑的时候，那满儿不知什么时候拿了本书进自己的房里去了。她娘就在

上屋骂开了:“月儿! 没黑没明，你笑不死!”
她就问我:“陆老师，笑也是错吗?”
娘又在上屋骂:“我像你这么大，一天啥事没干? 哪有你这么笑的? !”
月儿就说:“你那时想笑笑不起来。你没笑过，就嫉恨别人笑!”
“这死女子!”娘说，“你还小哩? 十八的人啦，也该生个心啦!”
“年纪大了就不准笑了吗?”
娘噎住了，过了会说:“你也该学学你姐的样……”
“我学不会。她学外语有用，我用不着。就是用得着，我也坐不住，你不是说我是属猴

的吗?”
“笑也是错吗?”“你没笑过，就嫉恨别人笑!”“年纪大了就不准笑了吗?”尽管存在明显的模

仿痕迹，26 岁的贾平凹能写出这样颇富哲理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对其艺术才华表示应有的

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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